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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八·一三淞沪抗战后，程万军自任团长的“东南抗日义勇军独立团”在横扇附近活动，老百姓都称他们为便衣队。驻平望的日本侵略军得到这个消息后，一直觊觎横扇。193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，日本鬼子先派日机一架进行侦察，并用机枪对我们无辜人民进行扫射，当场死伤多人。第二天下午，日本鬼子从平望开来木壳机船十余只，载了100多名士兵到横扇，船从沧洲荡入港，当时，有个名叫鲍大的，他手持日本太阳旗，在沧洲墩了望台举旗挥舞，表示欢迎，所以日本鬼子上岸时没有开枪打人，但一上街后如临大敌，枪上刺刀、立即布哨、巡逻，并用重机枪连续不断地向农村方向扫射以示威。巡哨的日本鬼子，只要看见远处有人，举枪就打，打死了几个老百姓。晚上到处抓来妇女进行强奸，连老妪也不放过。他们每天上午出发下乡搜查便衣队。下乡总要打死几个老百姓。直至年初六，日本鬼子才离开横扇返回平望。鬼子去后，便衣队又在横扇街上出现。

1938年农历三月初五天还未亮，大批日本鬼子再次进入横扇镇，搜捕便衣队。便衣队头头周建勋险些被日本人捉牢，幸从家里地道防空洞逃出。镇郊彭家桥一农民被枪杀，弹花店老板徐云生被枪杀，还有旅馆里2名外地人被枪杀。这天全镇约200多名老百姓被绑到沧洲墩场上，有几人被日本鬼子打得死去活来。日本鬼子伏在地上，用机枪朝200多名老百姓威吓，逼问哪几个是便衣队。最后，日本兵什么也没逼出来，下午又回平望去了。被杀害的家属痛哭流涕，日本鬼子又欠了一笔血债。

“清乡”开始，日军在横扇与庙港为界处搭建戗篱笆防线。老百姓要过这道防线，都得经过道口的清乡检问所。清乡检问所派有日本鬼子和伪军、伪警察把守。出入时，老百姓首先要出示“良民证”、然后进行搜身、查物才可进出。倘若谁私自爬过戗篱笆，被日本鬼子巡逻队看到，会立即抓起来杀头。他们还将人头挂在戗篱笆上示众。检问所似鬼门关，日本鬼子扣押“花姑娘”进行强奸，不从者枪杀。伪军汉奸乘机敲诈勒索。

日本偷袭珍珠港后，因战线过长，军用物资逐渐紧张。他们一方面命令伪政府的汉奸们强行到四乡搜刮军粮和铜与铁，另一方面集中部分日本鬼子到每个镇上来抢米、布疋、火油等物资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日本鬼子在横扇用刺刀的枪威吓老百姓，逼着把商店的物资搬下运输船，才满载而归。

1942年冬季一天早晨，从吴江过来一批日本鬼子和伪军，到横扇搜查便衣队。由于便衣队出没无常，于是又捉了无辜的老百姓。当中有久伦绸布店职工邹震庭、烟纸店老板陈连生、茶馆店小老板朱金观、居民陈龙宝，四人被捉到吴江西门警备队全部杀害，连尸体都没有运回。

二
1938年农历大年初一，是我们传统的新春佳节，讵知一群日本鬼子突然闯进北前扇村扫荡。青年农民吴凤生与邻人吴新福两人，急忙逃出家门躲入一个车坨里。不料已被摆渡过河的两个鬼子兵发现。鬼子兵向他们招手。吴凤手等见苗头不对，但已无法脱身，只好跟着鬼子走。另外鬼子兵抓来一个一向在村里帮工的盐城人，从他身边搜到一个记工花户帐摺子，硬说是支那兵收军米的账。还有一个逃难来此挑馄饨担做小生意的昆山人小高，也被认为形迹可疑。四个人被日寇在村里押来押去游街示众，其中吴新福因年幼身材短小，中途释放。其余三人被押到俞家汇头港滩边，鬼子兵强迫他们跪下来，先把昆山人一枪击毙，尸体被一脚踢到河中，还有二人也在鬼子的一阵枪声中，倒在血泊之中。被打杀的人中，吴凤生年仅十九岁，父母已定年初十为他娶妻完婚，今突遭惨杀，父母亲人都哭得死去活来寸肠欲断，全村的人都为这场惨案陷入悲伤惊怖之中。这帮鬼子兵后来走过汤家湾时，扬言打死3个“支那兵”，被当作扫荡中的战果来称颂。（吴阿嘉、吴永明口述）

三
1940年农历正月廿六日，约三四十名鬼子兵，直扑北前扇村，来势凶猛，顿时群情惶恐，鸡犬不宁。他们逮住保长吴明生，猛击两枪托，要他交出“支那兵”扔下的枪械弹药物资。吴明生怕事态闹大百姓遭殃，哪敢随便招认。汉奸翻译心想趁机捞油水，对吴明生做个手势，用两个手指圈个圆圈，又抖了两抖，意思是向他索取两只金戒，就可以开脱。但吴明生在极度恐惧中未作出反应，因此惹恼汉奸翻译事态就严重了。当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，鬼子兵强迫几十名老百姓，上至六十以上老人，下至十五六岁的孩子，统统推搡入河，下水摸枪。折腾一个下午。人人都冻得半死，上岸后又不许回家换衣，都被关押在柴房内。吴明生头颈里被套上一根绳索，让鬼子拽来拽去，并令引路到处搜索，随时遭抽打，身负重伤。入夜，北前扇更似沦入人间地狱之中。

廿七日上午，日本鬼子继续驱民下河摸枪。对吴明生采用火攻，将桥扦竹引火烧身，烧得他皮开肉绽，连下身也被烧焦。有个60岁的老农吴廷方（小名羊马马）在河中冷得要命，气得发抖，粗声粗气叫声“洋先生啊！没什么摸的呀！”鬼子兵竟勃然大怒起来，立即向他肩部打一手枪，子弹从胁内穿出。吴廷方仍想负痛爬行上岸，鬼子却心狠手辣地用竹头把他戳入河中，顿时殒命。

另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周三大没有摸到什么。鬼子兵认为他调皮，定要将他沉没在河中，不许他上岸。周三大出于求生心切，自行爬到对岸田沟里，竟被鬼子赶去向他头部及上身连戳三刺刀，立即毙命。有个才16岁的小青年吴龙官（今年已71岁），由于疲惫不堪，上岸后也爬入这条田沟，竟傍在三个大人尸体旁一倒头便昏昏睡去。

日寇临走时，年方31岁的吴明生已被烧得皮肉熟烂仅一息奄奄。汉奸翻译还不放过，又把他拖到柴堆边，拔出手枪将他击毙。这一次日寇入村一天半又一夜，施用各种不同手段惨杀3人，还闯入农户，登堂入室，砍坏砸烂家具什物无数。连吴三官家场上存放的7只七石头酿酒缸，只只被一枪两个洞，鬼子兵认为这也是“支那兵”可以藏身之所。

四
1941年农历三月下旬的一天，一群鬼子兵第三次骚扰北前扇。村民周福兴正在吃早饭，一听鬼子又进村了，就和邻居3人一起从北坑圩向西逃去。中途听到呼啸的枪声，心中越加害怕，继续狂奔不已，一直逃到很远的姚家港港西，算算已跑过3只多圩头了，才放慢步。这时与周福兴同行的仅周阿甫一人了。这天周福兴还身穿羊皮长袍，他忽然看到自己腰肚前皮袍上有一撮皮毛钻出袍面，并带有血迹，联想到刚才乱枪声中，好像自己吃着一记似的，就对阿甫讲：“不好了，我吃着枪了。”并发觉子弹对穿腰肚而过，哪里还立得住脚，倾刻就倒身田中而死。时年36岁，举家号淘痛哭，惨不忍睹。（吴阿嘉  周品生口述）

五
1941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，二十多名日寇闯入叶家港村，个个凶相毕露。他们随即闯门入户，任意进行搜索打砸，弄得人人惊慌失措，心胆欲裂，全村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接着鬼子兵疯狂纵火焚烧民房，一下波及25户农家，有108间民房顿时化为灰烬，百余口人立地变成身无长物，倾家荡产的灾民。

现在1组的陈阿龙的儿子，才生下40多天，因抢救不及被活活烧死。50多岁的陈阿五被烧成重伤。22岁的青年农民周金法正全力扑救烈火，忽见日寇又将闯来。他急急逃离匆匆钻到坟坑中躲避，就此患上伤寒症，不治而亡。现在9组的李兴观之父李杏生，时年42岁，先被鬼子兵打了一枪，因伤在下肢，本可不死，讵料狠心的鬼子兵又冲了过去，用枪刺对正他的胸心部连戳两刀，即被活活杀死，惨不忍睹。

附：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横扇叶家港村纵火焚毁民房统计

	现在村民组别
	受灾户姓名
	毁屋间数
	现在村民组别
	受灾户姓名
	毁屋子间数

	1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3

3

3
	陈阿龙

陈三官

陈福官

陈阿利

陈老虎

陈大宝

潘桂生

潘洪兴

潘金德

金阿龙

汤金山

汤蚕山

汤大宝
	5.5

1.5

2

6

2

1

2

2

2

2

4

2.5

3.5
	3

3

3

3

7

7

7

8

8

8

8

8

合计
	汤连生

汤福林

汤五官

汤龙官

沈勤昌

盛三宝

沈阿娜

周九林

周阿奎

周云林

周生宝

周小龙

25户
	4.5

3

2.5

2

4

14

10

4.5

15.5

4

4

4

108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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